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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外進來的光線明亮，伴著細微的車囂，

這新裝潢完成的居所，位在路口進來

的巷子，十四層大樓裡的第八層， 窗前對街

是一群低樓層的建築，再過去是公園，可以

看到公園群樹梢的綠意，和馬路上延伸到視

線遠方的高層建築。地面的聲浪與車影來到

這裡像栽入土裡，徒剩一溜聲光的尾巴。稍

可稱鬧中取靜。

正對陽臺落地窗的這片牆一片粉白，陽

光灑進來，整個空間明亮中又顯得空盪盪的

淒白，他知道需要一點裝飾，窗邊、牆邊、

牆面，都需要一些藝品增加居住的氛圍。舊

居搬來的小幅畫掛在廚房和臥室，客廳的這

片大牆需要一幅大畫。昨天經過進口藝品行，

他帶回來一只雕像燭檯，放在餐廳旁的書架

上。總是這樣，只求偶遇不求刻意。有天他

總會遇上一幅適合擺在主牆上的畫作。

新居離辦公室只有兩條街，走路可以解

決上下班的交通問題。如果有寬裕的時間，

從那兩條街之間繞到別的街去，商行林立，

吃的用的，生活機能健全，他覺得自己像蝸

居在這幾條街之間的宅男，除了出差，就完

全生活在幾條街之間。假日的這天，他的桌

上攤放的也是工作上的設計圖，在餐廳與客

廳之間，是他的工作桌，像吧檯一樣的高度，

坐在高腳椅上工作畫設計圖，有居高臨下的

感覺，幫助他以為自己可以以較高的角度觀

看事情。雖純粹像是一種心理作用，卻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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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可以專心思考設計圖的完美性。不管畫

在紙本上或電腦板繪畫，他所畫的 3D立體空

間圖都一絲不苟，他腦子裡充滿比例的規畫

與空間感的想像。

做為一名空間規畫師，有時犯了一種過

度透視的毛病，常常想像打穿一堵牆後空間

可以變化成什麼樣子，對空間的高低也存在

像對待感冒病毒般的敏感，凡是過矮的空間，

他都想像打穿隔層的可能性。他搬了幾次家，

這個新房子他看第一眼就滿意，腦子裡馬上

動念，第一眼就透視阻隔的空間可以做什麼

變化，規畫成為可以放鬆心情，坐在工作桌

前就想工作的情境。

從工作的空間規畫設計公司下班，他彎

到別的街道，邊散步邊找裝飾品，這街上有

兩間畫廊，一間歐洲藝品行，畫廊的畫他早

先看過，沒找到合意的，這天他走進藝品行，

這是來了數次的商行，商品常常更新，不乏

好貨，過去在這裡買過燈飾和大小雕像，供

客戶裝飾空間。剛才從門外他望見牆上有幾

幅畫。現在他站在這幾幅畫前，老闆老胡解

釋這次貨櫃運來的比較多掛毯和畫作。掛毯

不適合他的空間，這些畫作他一幅幅望過去，

其中一幅有著藍色門扉的建築物畫作深深吸

引他，走進前院花園，那建築物像個骨董商

行般，從玻璃窗就反映出裡頭豐富的物品，

讓人想推開藍色的門一探究竟，而院中的花

草樹木色彩鮮亮。他毫不猶豫，說：「對，

我要的就是這幅畫。」他感覺到家裡陽臺投

進的陽光把畫中花園的樹木和建築物都照亮

了。

這幅畫第二天就運到家裡，老胡請工人

將釘子釘上牆，兩位工人扶著厚重的畫框將

畫掛上去，那一刻，他感到家的完整。一片

牆因大幅畫而有了生命。一個家因一幅畫而

有了精神的重心。從他工作檯的角度望上去，

一邊是畫作，一邊是陽臺，做為空間設計師，

他確認這個空間對他而言完美無瑕。

他常手捧一杯咖啡，坐在沙潑上欣賞畫

作，畫中花園的深處，屋子的後方，似乎還

有一片更大的天地。這樣算是滿足了他對一

幅畫的想像，延伸空間的存在讓畫作有生命，

這應是一幅畫可以達到的最大滿足感了。

白天雖在設計公司，有時去拜訪業主，

有時撥空去看家具展示，了解裝潢素材，他

常去看的是燈，以為燈具對空間特別有畫龍

點晴的效果，一盞適合的燈飾會使整個空間

的感覺產生不可思議的個性。

這天他又去看燈，為某個設計案空間裡

所需的十二盞燈尋找靈感，這家燈具行有許

多水晶燈，複合在古典線條雕飾的金屬燈架，

也有現代式的不鏽鋼造形骨架，膠板與玻璃

合組出很後現代的風格。吊燈、罩燈、壁燈、

立燈一應俱全。他找造型線條簡約的現代風

水晶燈，卻在一排立燈的角落看到一個可轉

彎角度的投射燈，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喇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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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罩，聚合出的燈光很有投射效果。他當下

將燈買下扛回家。

這立燈不大不小，容易置放，可放在家

裡的任何房間，燈罩可任意轉彎投向任何角

落，最理想的地方是放在客廳的角落，炫目

的鹵素燈光帶著彩亮的光芒投射向目標物，

他轉動它投向他的工作桌，投向沙發，或投

向桌角一具小小的女性雕像，最後，它將燈

投向牆上那幅〈藍屋子〉畫作，屋子的藍和

花園的花色都像塗上一層光澤，整個鮮活立

體得像要跳出畫框。心裡像受到一記鼓擊，

突然明白這光線是為了那幅畫而存在，他完

全不需要在天花板加設投射燈，這個立燈以

略彎的身柱像拋擲般的把喇叭燈罩中的光源

投向那畫，成為客廳裡一條自然流暢的拋物

線指向那畫。也好像是一條光之線將空間劃

為兩半。

白天，他開燈，注意到燈光的中心點剛

好投射在藍門的門把和門環上，那以獅頭為

造型的門環閃著古銅的色澤，夜晚時燈光一

投射，門環閃的是金光，他感到很稀奇，而

燈光都不打時，門環十分暗淡，像睡著的獅

子，在花園的綠葉掩映下並不特別搶眼。

有個夜晚，幾個朋友來家裡喝酒聊天，

對他的空間表示讚賞，每個人都站在〈藍屋

子〉前觀看良久，深受吸引，還講幾句讚美

的話，以為畫作出自哪位大師之手，大家湊

前到畫面右下角看外文簽名，是個名不見經

傳的人。他說：「這幅畫可能是歐洲跳蚤巿

場流出來，給蒐購者賣到藝品出口商，跟著

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藝品堆在貨櫃裡流浪到

這附近的藝品店，剛好適合這片牆而已。」

「歐洲畫作多如牛毛，地攤貨也有珍寶，

只要符合自己需要，又不必花大錢，就是撿

到寶。」有人說。

也有人說：「應是畫家多如牛毛，我們

所認識的只是其中幾根特亮的毛色，不能說

其他的就不值一看。說不定這幅是名家之作，

給不識貨的流落到一般巿場。」

大家雖討論畫作身價，但沒有一個人精

通藝術鑑賞，只對那畫作頗有好感，便藉題

發揮，說不定是因來到他的新居，享受了他

的美食美酒後，不得不說的客套話。他的設

計師同行，彼得跟他一樣注意到燈光投射後，

那彷彿自己會發出金光的門環，在畫作裡只

是一個小物件，卻成為視覺的焦點。彼得讚

美：「這畫師是自己磨出色粉的吧，這麼細緻，

是把金沙磨進粉裡了嗎？」

彼得大半時間飲著酒時，就盯著畫作，

臨別前終於說：「哪天你這牆上要換畫，就

把它賣給我，我可以以兩倍價購買。」

這真是個好生意，才買幾天就有人出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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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價。

「彼得，你沒喝醉吧？」

「沒有，完全清醒。」

「你為何喜歡那幅畫？」

「覺得它有光，就像喜歡一個女孩，是

因為她有光有吸引力，這是欣賞角度的問題，

也是沒有道理的，就是喜歡。」

那個道理也許潛藏在個人的品味中，彼

得的回應只是證明了他倆的品味接近，而彼

得不惜付出代價。還好他們沒有同時喜歡上

同樣的女孩，否則他也許打不過彼得的豪氣。

但無論如何，起碼他現在可以哂笑彼得：「怎

麼樣？這畫在我手中，你就乾瞪眼吧！」

眾人離去，夜深人靜，耳頰酣熱，彼得

對畫作的迷戀眼神令他得意自己的眼光。這

麼寧靜的夜裡，馬路上的車聲已細緻得像條

線般在這空間浮移。他站在畫作前，腦中擺

脫掉彼得的貪戀眼神，他獨自注視畫作，獨

享畫作的美麗色彩，花朵彷彿在輕微的綻動，

他伸出手，觸撫花朵，花朵靜冷，手指只感

受到畫布的紋理與色塊的厚度，並不如他想

像中花朵以細緻的動作綻放。他心想，酒喝

多了，竟作瘋了。他的手移到門扉上的門環，

撫觸門環投出的金色光澤，又移到門把，就

算酒瘋也罷，這幅畫是他的，他有權撫摸畫

作的每個地方，這金色獅頭手把多誘人，彷

彿一打開，裡頭就會閃出更多的金色光澤。

他手指才碰觸門把，門把卻是動了。莫

不是酒精發生作用令他暈眩，他又扳動門把，

那門便大剌剌開啟，一股旋風式的吸力將他

吸進門，也像一股推力，他一瞬間發現自己

站在門內，面對的是一間像陳列室般的大廳，

四周牆壁都是半高的立櫃，上頭擺滿各種物

品，他再眨一眨眼確定眼前景象，發現雖然

自己耳頰還有酒熱，但景象確實是個陳列室，

雖然他不了解自己是如何走入畫作那比自己

小好幾倍的門扉。他走到最近的陳列物，一

只銀器水瓶，觸感冷硬，這是真的，非幻覺。

他再撫摸其他物件，大大小小的瓷碗、

造型殊異的銅製燭檯、有鐘錘晃動的座鐘，

那晃動的樣子令空間很詭異，好像有一陣一

陣輕微的風鬼魂般飄動，他想看看這房裡還

有沒有別的東西會動。他往另一個開著的門

走去。

看來像是臥室的地方，開著的櫃子裡有

一長排的服飾，像演戲用的戲服，色彩都很

鮮豔華美。再走入另一間，也是堆滿器物，

像是儲藏室，它有一條通道連到廚房，廚房

的另一道門通向後院。廚房的爐子是電爐，

爐架上有一隻茶壺，而木製的櫥櫃是鄉村風，

開架的部分放了許多茶杯。這不是個老房子，

但也不是多新穎的現代房子，儲藏室與主廳

的器物看來又像是許多許多年前，已經入土

的人生前在用的東西。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

房子？他走到後院，樹木茂密，葉綠花紅，

好像有園丁照顧似的，卻不見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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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和後院間有道柵門，他在後院待了

一下，樹林的後面似乎很空曠。他又走回屋

子，隨手拿起水壺邊的一個杯子，從水壺裡

倒出水來，剛才和彼得他們酒喝多了，喉嚨

乾，好想喝水，但不確定這水能不能喝，拿

到鼻前聞了聞， 特別的味道，淺嚐一口，是

水，甘美。他拿著那杯水，往前廳走，一切

擺置整整齊齊，櫃上和物件上都沒有灰塵，

這是一個虛假的地方嗎？可是手中那杯水是

真的，鐘錘也在晃動，這水的甘美很像某個

礦泉水品牌的水質，他一口飲盡，喉嚨感到

清爽多了。這回他好奇前院，或許有人在前

院，他扭開前門那個和門外一模一樣的獅子

頭下的門把，手一推開門，眼前一陣暗後是

道亮光，眼睛瞬間改變受光，眼皮感到沈重，

但慢慢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這是他家，客廳裡還點著燈，外頭的街

道是暗的。他是從夢中醒來嗎？他躺在沙發

上，剛才的景象是一場夢嗎？他坐起來，發

現手裡緊緊拿著從藍屋子廚房拿出來的杯子，

像是錫製的，杯身閃著銀光。他不禁背脊挺

直，心裡一陣涼。

將杯子放在廚房的流理檯上，聽到杯身

碰觸流理檯人造石時發出清脆的碰觸聲，這

邊和剛才那邊好像透過這聲音串連起來了。

他卻恍恍惚惚心神不寧。擰息客廳的燈，想

將剛才的景象阻絕於黑暗中。他摸黑走回臥

室，希望這一切都只是一場夢而已。

深沈，如在水中，泅出水面，呼吸暢然

開通，他睜開眼睛，清楚明白自己從一場深

眠中醒來，也清楚知道心裡掛意的是什麼。

他不急不徐到浴室盥洗，換一身乾淨舒適的

衣服。他要清楚自己是像平時那樣過著清晨

的生活。他走到廚房打開冰箱，拿出土司，

放入烤麵包機，以咖啡機泡一杯咖啡，每個

動作都是平時的動作，將早餐做好放在桌上

準備享用前，他終於轉身面對昨晚放錫杯的

流理檯角落。

是的，那杯子在角落發光。

他一邊用餐，一邊凝視那畫，也凝視客

廳另一牆的鏡子中反射的自己，長相和昨天

一模一樣。但他感到自己的內在器官也許在

變形長成一頭怪獸來，只不過仍以舊皮囊包

裝著罷了。

出門上班時，他將錫杯放入公事包，裡

頭還有他的設計圖。從走入辦公室那刻起，

他感到不踏實，好像自己已經不是原來的自

己，他坐位子上，不時摸摸公事包裡的錫杯，

證明錫杯確實存在，去茶水間或廁所回坐位，

也要摸摸錫杯，中午吃便當，他特地買平時

吃的那種，確定目前所存在的這個空間是真

的，到走入會議室，設計師聚集起來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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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投影幕升起的速度仍是慢慢的，足以

讓人打兩三個哈欠，有人在咖啡機那裡沖泡

咖啡，一切都是確實存在的。他心神不定熬

到下班，多走了幾條街，這都是平時會走的

街，一一檢視這些街道的店家跟日常一樣運

作。走入一家日本料理店，坐在平時慣坐的

位置，和老闆寒暄，點愛吃的鰻魚飯，伸手

摸摸公事包裡的錫杯。還在，冷硬的觸感，

杯身的弧度詳述了杯子的樣貌。

一直到回到家，他取出錫杯，放在客廳

茶几中央，他坐在自己的長形工作桌，望著

那杯子，再望望畫，這一切如此不可思議，

使他萌生再一次試驗真實性。他走向立燈燈

光投射所在的畫，伸手觸摸那金光閃閃的手

把，一推，瞬間，身子一陣輕緩的顫動，他

就置身在上回一模一樣的場景，這裡仍是白

天的景象，時間感停留在畫中的白晝時分，

鐘錘仍晃動，他走過臥室走過儲藏室，來到

廚房，又到後院繞了一圈，一模一樣的花草

樹木，回到廚房，爐上的水壺仍是同一隻，

而爐邊什麼也沒有，原來的錫杯已被他拿走。

他拿起那隻壺，來到主廳，隨手又拿了

一隻展示檯上的銅製長型燭檯，走向大門，

扭動門把。與上次一樣的經驗，眼前先是一

陣黑，接著便感應到自己家裡的光線，仍然

是躺在沙發上的姿態，一隻手裡握著茶壼和

燭檯。

他坐直身子，撫摸這兩樣東西，感覺物

品的質地，靜默的注視，內心感到無限的孤

獨，這個奇幻般的遭遇，竟沒有一個人可以

分享。是他私心裡，覺得還不到分享的時刻，

這該是個祕密。

幾天後，他將那燭檯和茶杯拿去買這幅

畫的藝品行，問老闆老胡可曾看過這樣的東

西，老胡仔細端詳兩個物件，說：「這燭檯

滿像中世紀時代歐洲教堂裡的用品，茶杯又

像東南亞錫產地的用品，做工相當講究，似

乎手工打造，和現在的機器生產不同。這東

西有來歷。相信是藏家的東西吧？」

老闆的說法使他心中遲疑，問：「可以

在你這裡寄賣嗎？看有沒有行家有興趣？」

「這應該拿到骨董行寄賣，我這裡只是

一般的藝品，放這兩樣太尊貴了。」

老闆不知道他從這裡買走的畫帶給他的

驚奇體驗，這兩件物品本出於他店裡的畫，

他想把物品放在這裡，等待有緣人。

「不如就放在你店裡，看有沒有人有意

思，賣不賣得成都沒關係。」

老闆堅持那是骨董店裡的東西，不肯收，

只替他介紹了一位骨董店朋友，說可以拿去

那裡估價。

基於好奇，他來到骨董店，骨董店老闆

掂著物件，沈思至久，追問物件來源，他只

說，是朋友相送，覺得用不著，來估個價看

有沒有巿場。老闆說：「沒看過這樣的東西，

很難估價。若不反對，就放在店裡，給有興



文學我最型 105型

藍
屋
子



106

藍
屋
子

類 型 文 學 平 臺

趣的客人自己出個價。」

過幾天，那老闆來了電，有客人要了那

燭檯，開了數萬元的價。這讓他感到很驚嚇，

有人意願買下那來路不明的器物，那麼到底

藍屋子裡的東西有多少價值，又是什麼時代

的呢？ 

為了解謎，他又數次進入藍屋子，每次

去就提一隻大提袋，袋裡塞滿物品即刻離開。

每次屋子都悄無聲音，卻一樣一塵不染，在

那空間，他感到缺乏存在感，但看到花園的

花有凋謝有新生，卻又詑異不已，在這裡仍

有自然界的時間感，那麼為何每次進來都是

畫面上的白天，而晃動的鐘錘所指示的時間

也都是三點。下午三點，那就是畫面時間，

也是藍屋子永恆不變的時間。

他將數次進出所蒐集的物件放在客廳裡

新裝設的展示架，某個周末夜晚，他又請彼

得等幾位好友到家裡喝酒，這是他們維持友

誼的一種規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他的

窩裡東聊西扯，主要是他單身一個，空間自

由。

友人也很輕易發現他新設的展示架，玻

璃層架放置形狀大小不一的瓷瓶、木雕品、

漆器和近乎如水晶般透澈的玻璃杯器。有人

就問：「你哪裡搞來這些東西？」

彼得對那些展品仔細端詳，說：「這些

東西的工藝性不俗，樣式也不是坊間的商品，

應該有點來歷吧？」

「你看這些值錢嗎？」他問，他知道彼

得識貨，同是設計界好手，對藝術品有一定

程度的見識。

「值錢，看來源如何，也有可能身價不

凡。不會是國寶吧？」

「國寶？隨便拿得到啊？這些不過是我

一個親戚寄放的，要我好好保管，我就鎖在

展示櫃裡。」

彼得問：「親戚是商人？」

「要這麼說也可以，跑船的，跟商船四

處去。」

「難怪，是滿有見識，帶回一些寶物。」

其他朋友說。

雖然他胡謅了一個跑船的親戚，但證明

了朋友們對這些物件價值的認定。他現在像

個飄浮的人，在兩個空間進出，可以把那個

空間的寶貴東西帶到這個空間來。他想起，

不如自己來開家高檔藝品店吧，貨品不必多，

但求有緣人，他好奇什麼樣的人對從藍屋子

帶出來的物件有興趣。

兩個禮拜後，他在附近常去的街上找到

一家小小的店面，他根據藝品行老胡的指導，

跟一些藝品品質較高的進口商進了大部分的

商品，留一個專屬的特製櫃子，噴上藍漆，

擺放藍屋子拿來的物件，這藝品店只能算是

他的兼差，他雇請一位年輕男助手，在下午

三點鐘開店門，店就叫「三點鐘藝品」。他

下班後過來，九點前後離開，讓助手照顧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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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到夜裡十點打烊。假日時，則待更長的

時間。凡是想買藍櫃子裡的物件的，人物都

特別注記，願意留下客戶資料的，也詳加登

記購買的品項和金額，不願留資料的也不強

求，但會大略記下長相性別外觀等。

經營「三點鐘藝品」三個月，藍櫃子區

的供貨還不虞匱乏，每次他進入畫中的藍屋

子，光儲藏室的物件，就似乎源源不絕的，

他怎麼拿，物件仍堆疊滿室。另外是這區的

商品價格高，來店裡的真正行家不多，通常

靠直覺的美感和可親的價格購買，願意買藍

櫃子區貨品的客人較少，但通常品味與財力

等高，會對貨品來源詳加追問，他多半說是

國外商行帶回來。助手也不疑有他，因為藍

櫃子區的貨品都是他親自帶來，而其他區的

貨品是藝品進口公司送來由他們挑選。買藍

櫃子區貨品的客人有些會常來看看這櫃有什

麼新進貨，或者問問他有沒有什麼樣的物件，

他會在進入藍屋子時，特別留意能不能發現

客戶指定的貨品。而他的設計師朋友們，耳

聞他兼差開店賣藝品，也偶爾來看看他店裡

有無他們的設計案中用得上的品項。這樣一

個經營商店的門外漢，在這條熱鬧的街上也

逐漸受到矚目，維持一個往上升的營業額。

而更可怕的是，有些物件，他標很高的

價格，也能遇上有緣人將物件帶走，這是完

全沒有本錢的生意啊。夜裡他坐在家裡看著

〈藍屋子〉畫作，鹵素燈星燦的投射光下，

畫作宛如夢境，他的遭遇亦宛如夢境，畫中

的金色手把，和手把上端的獅頭門環，閃閃

發光，不可思議的兩個空間的交界，為他帶

來財富。他賣了藍屋子裡的物品，算犯法嗎？

那邊空無一人，法律存在嗎？他只是很想知

道誰會喜歡上藍屋子的物件，他們買走了藍

屋子的物件， 生活會有什麼變化？這也是他

要留下客戶資料的原因。他懷疑，這幅畫作

是否也是藍屋子流出來的，世上真的有這樣

一座藍屋子嗎？畫作怎麼會輾轉來到老胡的

藝品店，老胡的藝品店還有什麼奇寶？

有了這想法後，他又陸續去老胡那裡買

了些看來奇特的藝品，但帶回家後沒發現什

麼特別之處，倒是老胡以為他有了自己的藝

品店還往他店裡買藝品，再奇怪不過了。他

只說：「本業是設計師嘛，看到適合某種空

間的物品，就會想搬回家。」他將家中的一

個空置房間拿來當儲藏室，放置這些買來的

藝品，和陸陸續續從藍屋子拿出來的物件。

有天，有個窈窕的小姐，短髮俏麗，短

裙迷人，帶著墨鏡，來到店裡，她巡視了一

番店裡的藝品，然後摘下眼鏡掛到鵝黃色棉

Ｔ胸口，看了一會藍櫃子區的物件後，問說：

「請問有門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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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環？」那天周六下午，店剛開，三

點，他坐鎮在店裡，聽說要找門打，他直接問：

「哪一種門環？」

「我一直在找造型特殊的，最好是獅子

頭門環？」

「哦，特殊用途？現在的房子很少用門

環。」

「新家的布置，有扇復古門的設計。」

小姐講話不疾不徐，但聽得出很想找到

理想中的門環。

「大概希望在什麼價格帶？」他試探性

的問。

小姐正眼瞧他了，而他正好可以將小姐

看個仔細。細眉，櫻桃嘴，微有鳳眼，輪廓

有形，鼻子小巧，大耳垂吊著鋼圈耳環。古

典中散發時尚感。

小姐說：「沒有價格限制，你開什麼價

就什麼價，如果那正好是我需要的。」

「很貴也沒關係嗎？」

「要貨先看到滿意。」

那小姐離開的身影輕巧俐落，一轉身像

風一樣消失在門前，他追出去，在她背後說：

「小姐明天下午三點後來看貨吧！」

那小姐說好呀，很快走入逛街人潮，一

溜風般消失。

那天店裡來了不少客人，周末總是這樣，

消費者逛街兼採買，來店裡的客人買的大都

是一般的藝品，藍櫃子區一件也沒賣掉，畢

竟這區標價高，賣一件就足以支付店面一個

月的開支，有些特別的物件，他還擺在家裡

的儲藏室惜售。

忙到回家倒頭就睡，隔天一早一睜開眼，

那位短髮小姐的俏麗身影浮現腦海，快速盥

洗，用過早餐，從工具箱裡拿出兩支不同寬

度尺寸的起子和鉗子放入褲子口袋，隨即來

到畫作前，伸手按住門把，注視門把上的一

對獅頭門環，多少次他進入這門，從來只推

門把，門環對這房子來講，只是一個裝飾物，

連當響叩的功能都用不上，因為裡面沒人。

他推門而入，裡頭依然空無一人，為了

確定門內的同款門環可以取下，他毫不浪費

時間的把褲子口袋裡的所有工具掏出來，放

在門邊的櫃子上，連昨天就放在口袋裡的手

機也放在櫃子上，口袋清空，方便他蹲下來

研究如何拆內門的門環。這是個特殊的房子，

有門把還裝門環，而且內外門都裝，每個門

環都是兩個螺絲釘釘上去的，要拆並不困難，

他挑了寬度較小的那把起子，轉動螺絲，一下

子就拆掉了一個門環，連鉗子都用不上。拆下

另一個門環後，門上只剩四個螺絲洞和原來

的把手。他將四個螺絲放進褲子口袋，將起

子和鉗子也放進口袋，門環拿在手上，急著

想試看看少了門環的把手能不能推開門。手

一扭動門把，眼前先是一陣黑，又是一陣亮，

他知道他回來了，而手中仍緊緊握著門環。

坐到工作桌，將注意力放回新接的一個



文學我最型 109型

藍
屋
子

展演空間設計圖，先畫了一個空間分區的草

圖，再就主展區想一些細節，時間也就一點

一滴過去了。自己動手製了簡單的三明治午

餐即到店裡，和助手碰面，並將帶來的金色

獅頭門環以絨布擦亮，找到一個精緻的禮盒，

將門環置入，四隻螺絲也裝在一個套袋裡，

放入禮盒襯底的緞布下。

準三點，店面開張，展示架上的燈光投

射在物品上，燈光彰顯藝品寧靜的質感，三點

零五分，俏麗的短髮小姐戴著墨鏡如約前來。

進店後，她摘下墨鏡，他捧出禮盒，那對門

環的金色光芒潤澤溫暖，獅頭毛髮栩栩如生。

那小姐驚叫了一聲，說：「對，太完美了，

我要的就是一對像這樣的門環。」他隨口給

了一個百萬價格，小姐二話不說掏出黑卡，

刷卡了結，即提著那禮盒煙入街上人群。

連年輕的助手都感到整個臉僵住了，不

過是一對漆色上得很均勻的門環啊！他則懷

疑是否自己不識貨賤賣了門環呢？真想拆下

正門的門環給骨董行家估估價，但他知道正

門的門環呈現在畫上，是拆不下的。真想找

個人聊聊，了解一下門環到底有什麼學問。

他掏手機，想打給彼得，口袋左摸右摸，沒

有手機，唉呀，忘在藍屋子的櫃子上了，那

時只記得把工具放回口袋，忘了手機。將店

面交給助手，他得回藍屋子拿手機。

回到家裡，就直接到畫作前，伸手扭把

手推門，但怎麼推都推不動，他後退幾步，

詳觀畫作中藍屋子的門把和上頭的門環，一

模一樣，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再次扭動把手

推門，仍然如實的站在自己屋中。

他頹然坐入沙發，又站起來走動，又試

著走入畫中，一整個下午，一整個晚上，重

複著這樣的動作，但徒勞無功，像魔法瞬間

幻滅。

他打電話給助手，問有留下那位小姐的

資料嗎？助手說，賣得時候太慌張，成交在

瞬間完成，忘了請小姐留資料。他想，也許

可以透過信用卡銀行查小姐資料，但銀行絕

不會透露客戶個資。

他整晚打電話給自己的手機，沒有人接

聽，接聽才有鬼呢，那房子除了一大堆物件，

什麼人影也沒。那支手機是充飽電的，他只

是要確信，即使進不了畫作中的藍屋子，那

個空間還是存在的。手機有響聲讓他相信，

確實有那個空間的存在。

隔天他去辦了新手機，下班後常站在自

己的店門口，守株待兔般等待那小姐的身影，

一日兩日，小姐沒有出現，他也每天嘗試進

入畫中，仍無法進入。所有過去的經歷真的

像一場夢，可堪安慰的是，從藍屋子帶出來

的物件仍在儲藏室和店裡，這些物件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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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空間的存在。

他吩咐助手，藍櫃子裡的物件不賣了，

只做展示。然後他翻閱過去買過藍櫃子裡的

藝品的客戶資料，打算開始聯繫客戶，以詢

問滿意度為名，看客戶會不會透露出任何有

關那藝品帶來的奇幻經驗。

他仍不斷打電話給遺留在藍屋子裡的手

機，以確保那空間還在。手機仍然響了一會

兒後就轉入語音留言。電池會耗盡嗎？還是

像那擺動的鐘永遠停在三點，以特殊的磁場

維持電量不滅。為了證明是否有特殊磁場維

持電力，他維持打電話的習慣，明知最終都

是轉入語音留言。

某個周末，他坐在店內櫃檯，盯著外

頭經過的人影，期盼那位俏麗的短髮小姐

出現。過盡千影皆不是，他百無聊賴，自從

進不了藍屋子後，他一直以來彷彿魂掉了一

半，做什麼事都不起勁。他把玩手機，隨手

撥了一通電話給舊手機，響了十聲，等著它

轉入語音信箱，卻是一個接通聲，手機聲筒

傳來一聲女性的聲音，喂。他瞬間毛髮直

豎，腦門充血，連同椅子跌得四腳朝天，眼

光穿過助手驚嚇蒼白的臉色，落在天花板上

的一片粉白，頓時周遭一片朦朧，在過度曝

白的視覺裡，那聲喂像個囚銬，那邊的人聲

像法令，無形無狀的把他網羅其中，他覺得

自己在飛，也好像在跌落，他要手機，他要

手機，和那邊對話，卻只聽到自己不斷喂喂

喂，喉嚨乾緊，一片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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